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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一个月，就到了我国知名
构造地质学家、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教授李德威逝世一周年的日子。
一年前，这位研究青藏高原近 30
年，足迹几乎踏遍了高原每一寸土
地的科研赤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
刻，依然在为他挚爱的科研事业拼
搏着。

就在几天前，与李德威来自同
一所学校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
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黄瑛，以三联
画的方式，专门为李德威教授“画
像”，并取名为《开发固热能 中国能
崛起》。

琴声一起、嗓子一开，这间稍显陈旧拥挤的活动室瞬间成
了最耀眼的京剧舞台。坐在桌前、角落的教师们就是最好的听
众、鉴赏家，和着节奏点头摇扇，听到妙处，间或喊上一嗓子：

“好！”这间小屋里的所有人都是被京剧文化紧紧连在一起的。
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更多看不见的线，连接着何熙文和他在校
园内外的学子们。

一曲京腔十载情
姻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记者 袁一雪 通讯员 柳景超

记得当初刚到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以下简称地大）时，觉得很不适
应，一方面是因为校园环境，方方正
正、规规矩矩，建筑和道路只有垂直
线和水平线，不似人文艺术院校那
般柔软温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各
项规章制度，似乎在时刻提醒我，艺
术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直到工作十几年后的今年，我才
开始真正爱上 Ta。好比旧式包办婚
姻中的一对男女，未经自由恋爱的
过程就生活在一起，相敬如宾。经过
各种细微磨合与漫长平凡的生 活
后，彼此之间慢慢地产生了爱情。这
种后知后觉的爱更为醇厚。

长期以来，不论是我的生活还是
学习，始终都与文艺发生着关联。而
艺术和科学这两条平行线，似乎永
远不可能交叉，这曾是我的一种根
深蒂固的观念。这种观念第一次发
生转变，是当年我出国留学前，在川
大接受培训的时候。

是时，全班五十多个同学，来自不
同高校、研究所，绝大多数是理工科专
业，自动化、计算机、航空、医学、地学
……人文社科屈指可数，大约只有三
四人。但在每天与他们的近距离接触
中，我忽然发现，有些同学（包括其中
爱好艺术的同学）理解艺术的出发点
与从事本专业的同行截然不同，和往
常听到的见解也大不一样，颇有意思。

不同于艺术零散片段、感性跳跃的思
维方式，理工学科要求思考、处理问题
具有较强的逻辑性。从他们的角度，看
到的世界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不
论艺术或者科学，都是观察、理解、探
索和表达世界的一种方式，科学推动
社会的进步，关乎物质，文艺感化人的
心灵，关乎精神。

大众审美与当代艺术史的发展，
二者之间有着较大的距离，艺术不应
仅仅是圈子内的自娱自乐。

著名美术批评家鲁虹老师的专
著《中国当代艺术史》出版后，我曾仔
细研读，觉得这样一部高水准的专业
著作，应该大力推广，让更多人受益。
抛开职称考评等现实问题，在有余力
的情形下，我可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
情。于是在 2018 和 2019 年春季，我
申请开设了全校通识课《中国当代艺
术史》。选修的学生来自各个学院，
这也是我第一次独立给理工科学生
讲当代艺术史。

在授课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学生
理解力强，对事物的分析客观且不落
俗套，有自己的观点；观展后的全班
交流环节，有的同学像做科技汇报一
样严谨认真，有论有据；对老师非常
尊重，如不能按时到课，会按要求写
好请假条，不用老师追问原因，在他
们身上看不到一点浮夸与张扬。如果
让其中一些有天赋的同学来从事艺

术，可能会改写一部分中国当代艺术
史。这些优秀的学生，“艰苦朴素，求
真务实”，是地大精神的传递者。毫
不夸张地说，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
这所学校的可敬、可爱。

有了这样一种转变，这样一种由
衷的“爱”，当了解到构造地质学家
李德威教授科研和工作的情况时，我
便产生了用绘画进行表达的强烈愿
望。25 年时间里，李德威教授在青藏
高原从事地质科考，行程 8 万里，把
论文写在大地上。他敢于攀登地学
高峰，利用地质新理论新方法，探索
新资源，助力中国南方打出第一口干
热岩井，为我国新能源开发和利用探
索出一条新思路。长期的教学与科
研，拖垮了他的身体。在生命弥留之
际，他用颤抖的手写下“开发固热
能、中国能崛起”。2018 年 9 月 14
日，李德威教授因病在武汉逝世。他
建功立业新时代的事迹，感动了无数
中国人。

为了弘扬知识分子建功立业新
时代的精神，这幅作品采取三联画的
形式，着重刻画李德威教授在青藏高
原进行地质科考与海南开发固热能
源的两个工作场景，中幅着重表现各
级部门对他的认可、宣传与推广。山
形、花叶、云朵为一条连贯的曲线，
共同构成画面上部的边界，类似于山
脉的造型，象征着中华民族精神像高

山一样巍然屹立。
从注重个人体验与表达，强调作

品个性化特征，到尝试塑造新时代
地学楷模，看似不相关联的两种题
材，是由“小我”到“大我”的转变。艺
术作为个人情感的表现手段，离不
开社会生活这个宏大的背景。这幅
作品尚不成熟，与以往的创作题材
和风格有较大差异。新题材的尝试
还需要多方磨练，才能寻找到最为
适宜的表现方法。

（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
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从大连理工大学的东门向外直
走，爬上一段坡，路左侧有一栋红色的
小楼，这里既是当地社区的党员活动
室，也是大连理工大学南山离退休人
员活动室。

刚刚踏入外屋，还未见到人，先听
到了京剧段子。这里汇聚着一群热爱
京剧艺术的退休教师，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何熙文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学校
京剧社的社长，他已经在高校推广京
剧艺术、弘扬传统文化的道路上探索
了十多年的时间。

大 连 理 工 大 学 京 剧 社 创 建 于
2009 年，今年正值创社十周年的日
子。在这十年间，一曲抑扬顿挫的古
韵京腔，似乎一直伴随着何熙文和
他成长中的京剧社。也正是在这声
声念白、袅袅余音中，京剧艺术的种
子在这所理工科的校园中萌芽、成
长……

缘起

接受记者采访的那天，正赶上何
熙文和几位退休教师开展活动。琴声
一起、嗓子一开，这间稍显陈旧拥挤的
活动室瞬间成了最耀眼的京剧舞台。
坐在桌前、角落的教师们就是最好的
听众、鉴赏家，和着节奏点头摇扇，听
到妙处，间或喊上一嗓子：“好！”

这间小屋里的所有人都是被京剧
文化紧紧连在一起的。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更多看不见的线，连接着何熙文
和他在校园内外的学子们。

这一切的缘起，皆因京剧。
“在我还没有退休时，这间以京剧

活动为主的小屋就存在了。”何熙文告
诉《中国科学报》，退休后，本来就对京
剧艺术有浓厚兴趣的他，在同事、大连
理工大学教授刘铁牛的邀请下，来到
了这里。

当时，正逢大连理工大学筹划大
学生素质文化教育，缺少合适的教师，
何熙文便结合自身对京剧的了解和兴
趣，开始组织一些有关京剧的教学。

“这便是一切的起点了。”何熙
文说。

最初，他只是在每学期由学校组织
的老教授讲座活动中，断断续续地开展

《京剧的魅力》讲座，没想到场场都能够
吸引到两三百名学生听讲。这样的讲
座，何熙文一讲就是三年，涉及京剧基
础知识、鉴赏、表演等大量内容，这也成
了许多大工学子的京剧启蒙课。

“三年的讲座虽不连续，但至少有
几千名学生借此了解了很多京剧知
识。”何熙文说。同时，这些讲稿经过整
理后，在 2010 年编成了一本京剧教材，
在学校支持下出版。

正是以这本书为教材，依托多年
的讲座积累，大连理工大学首次开设
了《京剧艺术知识与欣赏》选修课，何
熙文成为这门课程的主讲者。截至今
年，该课程已经开设 17 期，选修人数
达到 3500 人。

鉴于学生们对于京剧的巨大热
情，大连理工大学还在 2012 年成立了
专门针对学生群体的学生京剧团，举
办的沙龙、参与的演出，以及获得的奖
项不胜枚举。

困难

在大连理工大学，对学生京剧艺
术的培养似乎占尽了“天时、地利、人
和”，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然而在顺
利进行的背后，需要付出的努力、解决
的问题和破除的阻碍，只有参与其中

的人才能体会。
受访中，何熙文坦言，开一门选修

课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而他所遇
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担心课程无人
问津。

“在设立京剧选修课之初，学校曾
经找我谈过，他们担心这门课程没有
学生选，我也并不清楚这门课程是否
能够吸引足够多的学生。”他回忆说，
在两难的境况下，学校党委提供了有
力的支持，时任校党委书记张德祥表
示，可以开设京剧选修课程试试看，如
果结果不理想再做其他打算。

抱着这种试试看的态度，何熙文
的京剧选修课程开讲了。然而，第一期
课程的火爆程度出乎所 有人的 预
料———由于场地限制，每门选修课课
程名额在 200 人左右，但第一学期京
剧课程就有 157 名学生选修。

从那时起，京剧选修课就火了

起来。
第二期课程，课程选修人数直接

“爆表”，达到了 230 人左右，直到现
在，京剧选修课在大连理工大学都十
分抢手，报名人数基本保持在 200 人以
上，更有学生因手速慢抢不到课程，便
向何熙文“诉苦”，不得不再等一学期。

课程是设立成功了，但如何讲好
这门课程，依然是何熙文这位从计算
机跨到京剧的“跨界导师”需要直面的
问题。“很多选修京剧课的学生可能并
不完全对它感兴趣，甚至大多数从未
接触过，如何让这些学生听懂课程、喜
欢上京剧，这是一大难点。”

作为把何熙文拉入京剧大家庭的
“主推手”，刘铁牛见证了这些年来，何
熙文为上好京剧选修课而付出的汗水
和心血。

“跨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老
师原本是理工科教师，京剧又是一门

难度大、涉及面极广的传统艺术，这两
者间的跨界难上加难。为上好课程，他
做了大量工作，自己重新学习京剧相
关专业知识，研究京剧的发祥、历史、
流派等，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才走
到今天。”刘铁牛回忆道。

经过不断的积累与尝试，何熙文
总结出了适用于“京剧小白”的诀窍，
那就是京剧作为一门实践性、表演性
极强的艺术，课堂上不能只放课件、光
靠嘴讲，还要邀请一些京剧名家，到课
堂协助演出，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京
剧魅力。

于是，何熙文的课堂上，经常会出
现一些年轻的京剧演员。他觉得学生
和同龄的专业京剧演员之间更容易沟
通和理解。

何熙文的想法在现实中得到了印
证，这种课堂上零距离接触，让学生们
很兴奋和很激动。更有学生上完课后找

到他感叹：“老师，我太惭愧了，过去对于
京剧的认识太肤浅了，感觉很震撼。”

这种对心灵的震撼正是传统文化
魅力所在。

“引导学生入门并不容易，需要
大海捞针，捞到京剧中最精华的部
分，此后再深入引导，将中国传统艺
术的美直观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何
熙文总结道。

星火

“站在大工京剧社成立十周年的
节点上回过头来看，可以说，我们在高
校中推广这项传统文化的尝试是成功
的，更是值得的。”何熙文感叹道。据介
绍，许多学生在课后对京剧产生了浓
厚兴趣，有的还加入了学校的学生京
剧团，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京剧之路上
走得更远。

比如在 2019 年上学期，共有超过
190 人选修京剧课程，其中就有 6 名同
学加入学生京剧团，这也使得京剧社
每年都能够吸收新鲜的血液。

通过选修课程和参加社团，有些
学生已经可以进入业余京剧票友行
列，从对京剧一无所知的小白，摇身一
变成为京剧舞台上的角儿。更多的学
生通过课程学习，也成为京剧的欣赏
者，甚至评论家。

何熙文放不下京剧、放不下他带
过的每一批选修京剧课程的学生，
因京剧结下的缘从未中断。他教授
的学生中，有些进入了其他高校成
为教师、辅导员，在他们扎根的学校
继续从事着京剧的推 广和传 承工
作，将这门传统文化的火种带入到
更多高校和行业中。

谈及自己的得意弟子，何熙文显
得十分欣慰：“我跟踪过很多优秀的京
剧学生。他们当中，有的将工作单位的
京剧活动组织起来，办得有声有色；有
的成为创作者，编写了不少好的京剧
剧本。从京剧小白，到京剧名角，再到
京剧传播使者，这就是京剧的魅力，是
京剧中优秀文化对于人的成长的促进
作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这样一
个个成长起来的小火源，在全国各地
和各行各业点燃了京剧的火种。

“我对于京剧的发展很乐观，因为
全世界喜欢京剧的人比过去多得多。
不断有新鲜血液注入进来。京剧不再
只是老年人的爱好，也不再只是专业
者的事业。”何熙文分析道。

京剧大师梅兰芳曾经说过，京剧
需要“移步不换形”。这五个字说来简
单，要做到却并不容易，包含了改革与
创新、固守与坚持、推广与演绎等，其
中有很多在具体的做法上依然很模
糊，仍待商榷。

在这方面，何熙文十分看好高校
的阵地。在他看来，让戏曲进校园的意
义深远。因为京剧的美独树一帜，是具
有深厚民族基因的，对于它的学习和
传播，正是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是高
校育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大连理工大学已经入选教育部首
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单位，学
校非常重视文化育人工作，已从基础
设施、师资力量等多方面入手加强建
设，努力为京剧艺术的普及和推广提
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正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像何熙文和他的学生这样热爱中国
传统文化、与京剧结缘的师生们必将
点燃更多的星星之火，让京剧之光照
亮世界。

我为什么要画李德威
姻黄瑛

来到西北大学，有一
处“景点”几乎是每个参观
者都要前往的，那就是位
于学校的大礼堂。然而，单
就外形而言，相较于北校
区的其他建筑，如图书馆、
科研楼、博物馆……大礼
堂冠之以“大”，实在是有
些勉强———大礼堂仅仅只
有一层，白白的外墙、圆圆
的屋顶，加之周围几棵绿
树的掩映，的确很有些“不
起眼”。

但是，西大人却从不
单单称其为“礼堂”，偏偏
要在前边冠以“大”字，这
又是为什么呢？

大礼堂之“大”，首先
在于它的资格老。西北大学现存的校园建
筑中，大礼堂是年代最久远的。从上世纪
30 年代至今，大礼堂历经了近 90 年的风
雨，是学校发展变迁当之无愧的见证者。

此外，大礼堂之“大”还在于它的来头
大———它的首倡建设者便是赫赫有名的
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认为，“国家大事，当从事于教育
一途”。在他担任东北大学校长时，就曾倾
家财扩建东北大学，连张夫人于凤至都拿出
自己的私房钱为东北大学创办了家政系。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迫内
迁，先至北平，后随张学良入陕迁到西安。
到达西安后的东北大学就落脚在现在的
西北大学校园，大礼堂就是在那时建造
的。张学良还为东北大学校舍奠基仪式题
词：“沈阳设校，经始维艰。自九一八，惨遭
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勖尔多士，复
我河山。”现在大礼堂的门前，还能看到刻
有少帅题词的石碑。

当时的张学良被世人骂为“不抵抗将
军”，入陕“剿共”又连连受挫，不仅归乡无
望，反陷于连绵内战。正当其时，面对有家
不能归的东北大学师生，张学良心中的悲
苦和愤懑、对学子学成报国的殷殷之情，
都流泻在这短短的几句题词中。

1936 年，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震惊
中外的“西安事变”，活捉了蒋介石，逼其
联共抗日。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
从此身陷囹圄，东北大学也迁离西安。东
北大学西安校址遂被胡宗南的部队占领，
称为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蒋介石携宋
美龄曾在这座大礼堂中给军官训话，少帅
题词的纪念碑则被军官们挖出来当饭桌
用。后来，胡宗南听说有人在背诵张学良
的题词，不禁大怒，将石碑砸毁。多亏当时
刻碑的白姓石匠冒着风险保存了原碑的
拓片，才使得这一珍贵的题词在半个多世
纪后得以重见天日。

白山黑水间的东北大学和八百里秦
川上的西北大学相隔千里，两校历史却因
世事更迭与演变在这座大礼堂里重叠。当
年，大礼堂一定不止一次地目睹了少帅勃
发的英姿，聆听过少帅带有东北口音的演
讲。不知道少帅在作出他一生中最重大的
抉择之时，是否在这里徘徊过？也许，在他
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前，来这里向他最关心
的东北大学师生们告过别吧。

“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
见兮，只有痛哭。”这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
生写于台湾的诗句。而大陆的这一端，西北大
学大礼堂也曾经和西北大学的故知新人，期
盼着昔日的少帅在有生之年能故地重游。

斯人已逝，空留下无限追想。碑刻仍存，
述说着曾经的故事。少帅在西安完成了他
人生中最精彩的一笔，大礼堂穿过岁月沧
桑，成就了自身的一段传奇。

新中国成立后，大礼堂仍默默继续着
自己的使命。半个多世纪以来，大礼堂见
证了有关学校发展大计的制定和通过，感
受着无数青年学子的青春热情和活力。在
这里，表彰过优秀先进，也产生过校园歌
星。在这里，李泽厚讲过美学，李德伦指挥
过交响乐；大礼堂演译过崔健的《一无所
有》，也回荡过盛中国凄美的《梁祝》。直到
现在，西北大学有什么重要的会议、活动，
最理想的地点还是大礼堂……

半圆形的屋顶、高而狭的窗户；门口
是四根圆柱支撑着一个向外伸出的风雨
厅。大礼堂周身没有绚丽的色彩、繁杂的线
条、精美的雕花，它古朴、凝重、苍凉。西大
人始终精心保留着大礼堂的原貌，唯一的改
动是解放后在礼堂的正门墙上镶嵌了一颗
红星。现在这颗红星也和它承载的历史一
起沉淀在了大礼堂的记忆中。为了使大礼
堂与周围的环境和谐，学校还特意保留了
在礼堂周围、与礼堂同时期修建的几排平
房，使它们形成一个旧时代建筑的群落。

没有高大的现代化建筑在近旁苦苦
相逼，大礼堂在绿树掩映下显得格外沉静
和悠闲。
（作者系西北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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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北校区大礼堂

何熙文（右一）和大连理工京剧社的老师们在活动。


